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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坚信神力且不可违拒的天命观 
    在一般老百姓的观念里，总以为小至个人，大至国家，冥冥中皆由天
定，只有“天”才是万物的主宰。所以当一个人陷入困顿、遭逢灾变，只有借
助神力才能脱困， 后才能扭转乾坤，否极泰来。 
   《孟日红割股》中的高彦真，并没有把高中状元的荣耀归于人为的努
力，而是归因于天意所致。所谓： 
   当初寒窗，诗书苦读，天感天载，功名富贵皆天造。 










    孟氏娘子，你婆婆天数已定了，你今割股也是枉然了，待我奏知玉
帝，你可往京寻夫，日后为居三光之位。 
   日红到了相府，被梁冀和秋香毒害，九天玄女立即赐丹将她救醒，而她
救人的理由是因为日红即将障消愿满。 
   云头观看孟氏日红有难，进入相府被伊毒酒毒死，不免叫土地前去赐
丹，待后日灾难已满，方可救得。 
   后来孟日红起死回生，乃至于屡建战功，都是因为九天玄女鼎力相救所
致。九天玄女为了惩恶扬善，特来开示日红。她说： 




    孟日红还阳后，九天玄女还指示她： 
    我赐你宝剑兵书，今有草寇机关作乱，你可改名玄妙英，前去祖逖元
帅投充云云。   
    苏云在遇难之际，也是依赖玄女指引赠扇，才出现峰回路转的契机。
玄女指示他： 
    我看你义气腾腾，实是难犯，只是灾星未满，不免赠伊仙扇一支，醒
来方知其意。 
    苏云草房午梦，九天玄女亦前来托梦警示，并告诉他十九年埋名之危
已经期满，必须乘坐所赐渔船过海，方能与一家团圆聚首。 
    我乃九天玄女是也，查得苏云一十九年埋名之危今于满了，他要往涿
州难得过，我赐小渔船一只，助他过海，后来尉巷院中，夫妻兄弟母子相会。
   《秦大游》里，即将被作为祭品而伤心欲绝的施红玉，也对自己的遭遇
发出了命定的慨叹： 
     爹爹，想我一身亦是前定，容子拜别…唔！天尔在冥冥之中照见人
间喜恶，念阮施家并无作恶，今旦遭此横祸，岂不鉴察鉴察！ 









    《秦始皇》一剧中，金子陵在分析了各国的情势与战况后，以这么一
句话作结： 六国归秦乃是天数注定。 
    他预料即使是大罗神仙孙膑，也不敢违逆天的旨意。 后孙膑只能自
叹自责：想起六国归秦天数注定，可怜，我父兄皆死在诛仙剑之手，无奈吾孙
膑不敢下山报仇，望父兄原谅吾，不孝之罪。 




















     
    二  巫、道、佛三教相互融混的俗民信仰 














    （一）  巫术与施法    
    武戏的过关斩将，不乏有双方施术的巧妙变化。《五虎平南》中，段
洪玉与狄青对阵时，就运用了拜斗之术围困狄青。 

















    接着马上摆香案，置草人，召三魂扶草人，用弓箭射草人。 
    陆压一边施法，一边唱道： 













  陆压显然先取得了赵光明的本命元辰，才能行“拜斗”之术， 后再施箭
于象征赵光明的模拟草人身上，欲置赵于死地。人的生辰八字，通常不能轻易
出示或泄露给外人知道，怕的就是被有心人拿去施术害人。 
    《郑三保下西洋金眼国》一剧，有两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分别以男性
生殖器与女性的月经作为破人功力的至上筹码。 
    金角大仙被婢女黄凤仙的经期污秽布罩在头上破了法力，他很忧心地
思索该如何反击： 
    贫道金角大仙，今早出阵，却被黄凤仙贱婢经期污秽布罩在头上，如
同法官包红头一般，我兄弟炼有几年仙体，被伊用经期污秽布一洗，不能清
净，宝贝被经期污秽冲破，如何对敌？ 
    结果他想到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绝妙办法以对，即
割下阳物裸露，让它吐出万丈烈焰。 
    我看贱婢果然厉害，待我赤身露体，割起阳物吐出烈火万丈。 
    不过金角大仙的法宝阳物， 后还是被黄凤仙的乌鸦给啄去了。 
     这一段剧情看似荒诞不经，但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圣经》“利未记”第十二章“生产妇人洁净的条例”第 2、4、5分
别记有女子月经方面的禁忌： 
     2 你（耶和华对摩西说）晓喻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
她就不洁净七天，想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 
     4  妇人在生产流血不洁之中，要家居三十三天。她洁净的日期未
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 
     5 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生产
流血不洁之中，家居六十六天。 









     敦煌巫术里就有一类专门用来“护净”趋避女人的巫法。而金角大
仙以自己的“阳具”喷火来击破黄凤仙，事实上也是一种巫术。只不过阳物所
代表的是一种增强巫术，而非趋避巫术。 
     
     （二） 梦兆与灵异 



















     昨夜一梦甚蹊跷，梦见我身人打死，身尸拖在田岸边，想着骨头寸
寸裂，念我郑田便是，昨夜前去撑水，在岸边打睡，做□梦见我被人打死，不
免回家，报乞阿婆得知机。 
    没想到他一回家把此事告知阿婆，阿婆立刻回答： 









   《崔文瑞》里的王钦在遭到张四姐杀害之前，也作了一个怪梦，还命家
仆出来解梦。 
    念我王钦，为何昨夜梦见头上发一角？不知如何吉凶？不免叫家丁出
来猜猜罢！  
    家童果然贴切地解析了他的梦。 
    阿舍，你梦见头上发一角，对顶面读落来（从上面读下来），刀用
对。能脚（下面）读上去，用刀，那是发二角，凶多吉少！ 
   “梦兆”多半与灵异结合，这也是影戏剧本富有宗教色彩之所在。《师
马都》里，包公虽然没有从梦兆中得知机先，但他的马匹却在离自己不远的马
都尸笼里停滞不前，此举自然引发了包公的高度疑虑。包公见状便言： 
    我的马有三不行：一遇宝贝不行。二遇贵人不行。三遇冤枉不行。吩
咐四处寻伐来。 
     没想到这个灵异的马兆， 后居然变成了破案的关键。 






    （三） 喜鹊与乌鸦 
    民间相信看到或听到喜鹊的叫声，是一种吉兆；相反的，如果看到乌
鸦或是听到乌鸦的叫声，则有不吉利的事情即将发生。 
   《高良德》里的李夫人在初遇义女桂英之前，曾看到喜鹊站在枝头上报
喜，预示了李家即将有吉事发生。李夫人见状很愉快地说道： 
     相公上朝来返员，喜鹊枝头报喜啼，一去障久（这么久）未回返，
不知朝中何事志？ 
    《苏云》里，苏家一门即将否极泰来，郑氏和尼姑都同时听到了喜鹊
的叫声。 









    郑氏（唱）是了师母，昨夜佛堂诵经，只见喜鹊喳喳，唯愿此去应吉
兆，了师母，喜吉在眉梢，团圆会寺门升表。 
   《秦大游》中，施振全入齐遍寻献祭的美女，施红玉在家声闻乌鸦叫
声，不久便传来父亲买不到美女的坏消息。 
    乌鸦门前叫声啼，想□只事泪如丝。 
   《高良德》中，良德在被阿婆诬陷的同时，就听到乌鸦连声喧叫。他一
见状立刻表示： 
     乌鸦连声啼，鹊噪来喜，鸦鸣祸机，速速回家无延迟，乌鸦臭口勿
听伊。 
     
    （四）三魂与七魄 
     影戏剧本也有不少关于“三魂七魄”的情节。如《孟日红割股》
里，阎王放日红还阳时就对她说了这么这一段话： 
     孟氏日红，梁冀共你冤，本皆掠来对审，但伊阳寿未终，况你还有
四十九阳寿。我今将你三魂放回，一魂见你丈夫，一魂鬼门关与你婆婆相会，
一魂古井中回阳去罢！ 
    《狄青平南》中，孔明欲指点狄青，也说了这样一段话： 
    本神，三国时代诸葛孔明。在武侯庙算知左辅星狄龙、焦廷贵被陷纯
阳阵，我想要破此阵为难，待我引狄青三魂七魄到来指点，令青衣童子，引狄
青三魂七魄。 

















    （五）血池与地狱 





    “阎君判断”中，位于第五殿的阎罗天子令判官查看杨氏在世的所作
所为，判官回报曰： 
    杨氏食了产血，皆受血攻之苦，念伊霜守教子成名，降落霜居。 
    杨氏便被带往鬼门关。不久日红来到鬼门关欲见杨氏，却遭到鬼卒的
为难。鬼卒命令杨氏得说上一段父母养儿恩，才准许让她们婆媳相会。杨氏唱
了一句： 
    来到阴司里，血盆最难熬。 
   “鬼门关相会”里，杨氏对日红哭诉了自己在地狱的种种痛苦与折磨，
并嘱咐日红回阳后，务必请道士替她超度，好让她的灵魂早日升天，免除地狱
之苦。她还叮咛日红回阳后要行善事，不可为恶，免得像自己一样惨遭果报。









   《玉历宝钞》对血池的因缘与民间谬传的观念，各作了一番解析与勘
正。民间谬传主要肇因于误闻道姑之言，其说为： 

























    台湾民族艺师――张德成的新编剧本《济公收妖》，也有一段描写地
狱的情节。道德真人与济公联合收妖的锦囊妙计，就是让十殿阎罗的鬼役来拘
拿其阴魂。 
    济公（白）我马上烧灵符，请第一殿秦广王驾前将军来“捉鬼”。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牛头马面收尽妖魂之后，回以济公道： 
    是啦！马上带回阴司审判；若好人就送到第十殿投胎转世；若是作恶
随身者，入台照过“月镜台”之后，送到第二殿用刑受苦。 
    牛头马面为何要将好人送往第十殿去投胎转世呢？《玉历宝钞》所载
第十殿即有此职能。 
    十殿转轮王专司各殿解到鬼魂，分别核定：发往四大部洲何处、该为
男女、寿夭、富贵贫贱之家投生者，逐名详细开载。 











    皮影戏剧本里所出现的例子，绝大多数取材于民众的实际生活，而民
众的生活又无时不受到宗教信仰的制约与影响。笔者在广东采访潮州“金石龙
阁木偶剧团”时，意外发现当地的住屋大门口都嵌有一个很大的八卦图案，据
悉是由风水先生指示用来避邪的。台湾有些住宅的正门口也有小型八卦镜的配
置，据说只要房屋正对着药房、电线杆，都必须在门前安放一个八卦镜作为趋
避。可见这种看不见的超自然灵力，还是深深地主宰着民间的老百姓。 
在科学昌明的二十一世纪里，我们还是可以从台湾皮影戏的剧本当中，发现不
少可资印证的事例；进一步推究，这些看似虚幻不实的神鬼信仰，事实上都有
相当可靠的民间基础，它的来源正是农业社会的俗民信仰。 
 
